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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4 8年底
,

蒋介石众叛亲离
,

走投无

路
。

奸诈的蒋介石 以退为进
,

与此同时
,

与

其勾心斗角的李宗仁亦想取而代之
,

以挽救

危局
,

于是台前幕后
,

演出了一场
“

逼宫
”

好

戏 … …

李宗仁
“

逼宫
”

(一 )

194 8 年 12 月 1 日
,

蒋介石

怀着枪然的心情送走了夫人宋美

龄
,

尚未从和宋美龄依依惜别的

情感中解脱出来
,

他又接二连三

地收到了杜幸明自徐州仓皇撤退

的战报
,

恰好在杜幸明所部三个

兵团西撤徐州
,

陷入华东野战军

重围的 12 月 3 日
,

出访美国的宋

美龄 自大洋彼 岸打来了长途 电

话
,

报告她在美国莱尔脱德医院

拜会了病中的国务卿马歇尔
,

向

马歇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要求美

国援助蒋介石 的计划
。

就在这

时
,

南京上层军政各界人士都在

风传 : 面对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

政府
,

唯有请蒋介石下野
,

政由

李宗仁接任主持
,

军由何应钦负

责
,

这样才能做到和有主和的谈

判主帅
,

战有能和美国默契配合

的战将
。

这对蒋介石的震撼
,

无

疑要超过即将惨败的
“

徐蚌会战
”

危局
。

蒋介石是依靠军 队起家的
。

几十年来
,

他无论处于何等不利

的地位
,

都紧紧抓住军 队不放
,

并依靠手中的军权置各种类型的

政敌于绝境
,

然后再迫使政敌拱

手称 臣
,

或俯首请他出山
。

时下

的美国佬不念旧情
,

不但逼迫 自

己交出总统的桂冠
,

而且还要把

自己手中的帅印让给何应钦
。

这

样一来
,

蒋介石就真的
“

下野
”

了
。

蒋氏决不会屈服于司徒雷登

的压力
,

违愿地同意这一方案
。

蒋介石为了挫败司徒雷登导

演的李宗仁
、

白崇禧
、

何应钦的

逼宫夺权
,

他必须尽快地组建一

个听从他指挥的内阁
。

而新内阁

的第一人选就是行政院院长
。

他

左选右筛
,

终于选定了孙科
。

他认为孙科不仅会欣然同意

出面组阁
,

而且还会 自觉地协助

他遏制李宗仁逼宫上台
。

蒋介石的预料是正确的
。

孙

科同意组阁
,

并表示要组织
“

巨头

内阁
” ,

坚决邀请张群
、

吴铁城
、

翁文濒
、

陈立夫
、

邵力子
、

张治

中等大员人阁
。

这正中蒋介石的

下怀
,

因为这
“

巨头内阁
”

不仅能

够体现举党一致的政治色彩
,

而

且还能粉碎李宗仁
、

何应钦分掌

军政大权的阴谋
。

蒋介石在筹组

孙科内阁的同时
,

他一直在研究

应付李宗仁的对策
。

诚如沈醉所

说
,

在这些天中
,

前几次欲动杀

念
,

终 因国内外形势所不允而作

罢
。

他感到惊异的是
,

李宗仁虽

偶与司徒雷登等人有过少数接触

之外
,

他儿乎不和任何人往来
。

就说他那位竞选参谋团主任黄绍

红 吧
,

也从不到南京来
,

在上海

天天过 着灯红酒绿的生活
。

近

来
,

中外都在 吁请蒋介石下野
,

李宗仁上台
,

可这位做梦都想当

总统的李宗仁依然是寓居傅厚岗

官邸
,

过着悠哉悠哉的
“

寓公
”

生

活
,

这就更使生性多疑的蒋介石

大惑不解了 ! 蒋氏为了驱散罩在

李宗仁头上的神秘迷团
,

彻底亮

出李宗仁取 自己而代之的真心
,

遂采用火力侦察的办法
,

突然决

定于 12 月 4 日约见李宗仁
。

李宗仁自打参加竞选副总统

那一天起
,

他就存有取蒋而代之

的想法
。

而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

变化
,

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

场上节节败退的局势
,

他这种取

蒋而代之的想法又逐渐化为实际

的行动
。

或许是他太了解蒋介石

为人的缘故
,

他认为 自己与其亮

出旗帜大张旗鼓地逼蒋下野
,

还

不如默 不作声地观 变坐等
。

当

然
,

他认为最好的结局是 : 蒋介

石感到 自己实在混不下去了
,

亲

自出面请他上台
。

因此
,

他就像

当年屈居曹阿瞒之下的刘玄德
,

故意作出一种没有野心的样子
,

过着表面看来与世无争的平和的

生活
。

今夭
,

蒋介石突然传下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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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
,

目的在迫蒋下台
。

白要我

为此到湘桂粤一行
。 ”

接着
,

李宗

仁向程思远讲了吴忠信夜访傅厚

岗的全部内容
。

最后
,

李宗仁说

道 :

“

从 目前看
,

局势将变得很

快
,

你留在 南京等候 发展
。

同

时
,

代我和健生联系
。 ”

就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相互摸

底期间
,

又发生了白崇禧有意设

置障碍
,

拒绝蒋介石调宋希镰兵

团经武汉东下
,

以解黄维兵团之

围的争吵
。

禧急于逼蒋下野
,

突然于 12 月

2 4 日发出
。

亥敬
”

电
,

请张治中
、

张群等转蒋
,

公然要求与共产党

谈和
。

这不仅激怒了蒋介石
,

同

时在国内外也引起了轩然大波…

12 月 10 日到了
,

蒋介石没

有去黄浦路官邸处理黄维兵团求

援
、

以及杜幸明所率三个兵团陷

人重围的军情
,

独自一人留在那

空空荡荡的卧室里
,

焦虑地等待

宋美龄自美国打来的电话
。

宋美

龄无限伤感地告诉他
,

杜鲁门总

统认为 : “

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
,

除实际调用军队外
,

任何大量之

军事援助
,

均于事无补
。 ”

关于加

派一个高级军官为顾 问的请求
,

杜鲁门总统明确地答复说 : “

巴大

维将军对现时情况甚为熟悉
,

彼

之意见
,

可随时供给委员长
。 ”

这

无疑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凉水
。

真是祸不单行 ! 黄维兵团残

部遵照蒋介石的指示突围
,

在廖

运周师长率部起义后
,

数小时之

内全军覆没
,

黄维等高级将领被

俘
。

蒋介石真的要下野 了 ! 他面

对空空荡荡的卧室
,

内心这极其

复杂的情感几乎失去了依托
,

也

失去 了平衡
。

这时
,

他是何等的

希望宋美龄能守在自己身边
,

为

之分忧解愁— 或大吵大闹一通

也好啊 ! 可她此时此刻却在遥远

的大洋彼岸
,

为了改变美国总统

杜鲁门对华政策
,

继续在美国向

各方人士游说
。

正 当蒋介石考虑再三
,

决定

下野
,

并正式任命吴忠信为总统

府秘书长之际
,

时在武汉的白崇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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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

白崇禧独居武汉
,

焦急地企

盼着蒋介石快些下台! 黄维兵团

被歼之后
,

他曾收到程思远 自南

京打来的长途电话
,

告知张群
、

张治中
、

吴忠信来傅厚岗官邸看

望李宗仁
,

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

行初步协商
,

经过两次会谈
,

成

立了下面非正式的协议 :

(一 ) 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

变
,

主动下野 ;

(二 ) 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

职权
,

宣布和平主张 ;

(三 ) 和谈由行政院主持;

甲
、

组织举 国一致的内阁
,

其人选另外研究 ;

乙
、

运用外交
,

特别加强对

美
、

英
、

苏的关系
,

以期有利于

和平的实现 ;

丙
、

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

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 民主人士
,

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
。

白崇禧太 了解蒋介石的政治

品格了
,

他认为蒋氏的代表所作

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算数的
,

只

要蒋氏没有公然声明下野
,

他都

可 以推 翻这类私人 间的君子协

定
。

因此
,

他请程思远转告李宗

仁 : 切勿上当
。

另外
,

他认为第

二条款 : “

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

变主动下野
” ,

其概念含混不

清
,

也容易为蒋介石他 日秋后算

帐钻空子
。

他为了避免沿途转换

站窃听他们的谈话内容
,

灵机一

动
,

突然由国语改为粤语
,

对程

思远叮嘱 :

“

蒋下野必须辞职
,

由李德公

正 式就任总 统
,

不 能用代理名

义
。

如果名不正
,

那就什么事都

办不了
。 ”

“

请德公一定不要手软
,

对此

必须坚持到底
,

不能有所让步
。 ”

白崇禧接完程思远的电话
,

大有跃跃欲试之感
。

他认为只要

从外边再施加各方面的压力
,

蒋

介石辞职下野就会在 19 48 年岁末

变为现实
.

恰好在这节骨眼儿

上
,

他听说宋希镰自南京飞抵武

汉
,

他沉吟有顷
,

遂又打起了这

位蒋记
“

天子门生
”

的主意
。

在白崇禧的心 目中
,

黄埔系

的娇子们决不会为其校长殉葬
.

就其求生的常理而言
,

他们会从

黄百韬
、

黄维
、

杜幸明等师兄弟

的下场中醒悟出这样一个道理 :

必须改弦易辙
,

变打为和
,

国民

党才会有出路
,

每一个人才会有

新的前途
。

他在这种思想的支配

下
,

遂又异想天开地认为 : 如果

以宋希镰为首的
“

天 子门生
”

转战

为和
,

这对蒋介石的打击将是最

大的
。

因为此举宣告 : 蒋介石的

子弟兵离心它去了 ! 白崇禧不是

当代的张子房
,

更不会吹箫放

歌
,

他决定当面策反
。

据宋希滚的回忆
,

大约是 17

日或 18 日的早晨 8 时左右
,

白崇

禧把宋希滚带到自己的家里
,

引

宋到他楼上的一间书房里
,

室内

除一张办公桌
,

一把圈椅和三张

沙发外
,

墙上还挂满许多军用地

图
。

坐下后
,

他吩咐侍从人员下

楼去
,

并不要让人进来
,

然后对

宋希镰说了这段史有可记的话 :

“

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
,

黄 维兵 团十多 万人 已被全 部歼

灭
。

这样
,

共军 的力量更增 大

了
。

杜幸明所率的两个兵团恐也

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
。

华北方

面
,

天津已被共军 占领
,

在北平

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
,

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
。

可以说
,

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

战了
。

唯一的办法
,

就是设法同

中共恢复和谈
,

利用和谈以争取

时间
,

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

一二百万人
。

如能做到这一点
,

还可 与共军分庭抗礼
,

平分 秋



色
。

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

去的 了
。

但要 想同中共恢复和

谈
,

必须请蒋先生暂避开一 下
,

才有可能
。

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

军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

手里
,

你如能 和陈明仁
、

李默

庵
、

霍挨彰等会商一番
,

然后由

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

理 山
,

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
,

我想他 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

的
。 ”

白崇禧说罢认真地注视着宋

希镰 的变化
,

并问宋 的意 见怎

样
。

这样
,

就把宋希镰逼到 了一

个很为难的境地
。

宋为了掩饰自

己 的尴尬表情
,

他这位本不会吸

烟的人信手燃起一支烟
,

颇不在

行地使劲地吸着
。

宋沉吟了一会

儿
,

遂说 了卜面这段话 :

“

总司令对战局所作的分析和

判断
,

我是完全同意的
。

同共产

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
,

我们是

被打垮 了
,

稍为有点 头脑的人
,

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

进行大规
`

模的战争 了
。

同中共恢

复和谈
,

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

办法
,

当然很好
,

我也很赞成
。

总 司令嘱我联 合陈明仁
、

李默

庵
、

霍拴彰等劝蒋先生 下野
,

本

应遵办
,

但我考虑到 : (一 ) 我们

和 蒋先 生有二 十多年的师 生关

系
,

这样做
,

在道义
_

L恐怕说不

过 去; (二 ) 我们是他的部属
,

这

样做
,

从军纪 卜来说
,

恐怕不

大好 ; (三 ) 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

样做
,

还没有把握
。 ”

白崇禧策反 宋希 镰 失败之

后
,

旋即又转为策动湖北省参议

会
、

河南省 参 议会相继 发 出电

文
,

促蒋下野 出 自所料 的是
,

蒋介石不仅没有反响
,

而 且孙科

于 12 月 22 11 宣布他的新内阁组

织完成
。

白再一看孙科新内阁的

主要成员 : 政学系的吴铁城任行

政院别院长
、

C C 系的 头 户陈
1

父

夫以 及络
;

家弊都当 J
’

政 务委员
,

这表明它是一个
·

举党一致
”

的内

阁
。

换句话说 : 蒋介石虽然声言

卜野
,

可行政院依然是蒋家王朝

的原班人马
。

就是李宗仁登上总

统的宝座
,

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的

傀儡而 已
。

加 上他远在武汉
,

不

知蒋介石已经让新上任的总统府

秘 书长吴忠信转告李宗仁: 蒋介

石 卜野的 日期预定 为 194 9 年元

巨
,

同时由李接任
。

已经等得不

耐烦的白崇禧儿乎发怒 r
,

就在

吴忠信出任秘书长的同一天一一

12 月 24 日由汉 口 发出 r
“

亥敬
”

电 :

… … 民 心 代 表 军

心
,

民 气犹如士 气
。

默

察近 日 民心 离散
,

士 气

消 沉
,

遂 使 军 事失矛.J
,

主 力兵 团损 失殆 尽
。

倘

无喘 息整 补 之机 会
,

则

无论如何 栖 牲
,

亦 无救

于 各 个之崩清
。

言 念及

此
,

忧心 如焚 ! 崇禧辱

承知 遇
,

垂 二 十 余年
,

当 兹 危急存亡 之 秋
,

不

能 再 有 片 刻 犹像之时
。

倘谈口 而 不 言
,

或 言
、
币不

尽
,

种 国家为不 忠
,

时

民族 为不孝
。

故敢不避

斧钱
,

披 肝 沥胆
,

上 澳

钓 听
,

并贡 当芜 : (一 )

相 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

决口 美
、

英
、

苏 出 而 调 处

共同铃旋和平
`

(二 ) 由

民意 机 关 向双 方呼 吁和

平
,

恢 复 和 平 谈 判
。

(三 ) 双方 军 队应 在原

地 停 止 军 事行 动
,

听候

和 平 谈判 解 决 并 望 乘

京 沪 平 津 尚在吾人掌握

之 中
,

迅作 对 内对 外和

谈 邵署
,

争取时间
。

李读罢电文连声说道 :

“

糟 了
,

蒋介石可能误会我们

逼他 早 }」下台
,

从而老羞成怒
,

故意把事情拖 厂去
. ”

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
“

亥敬
”

电文之后
.

当即雷霆大发
,

并 一

口春秋笔口

口 咬定李宗仁是这通
“

亥敬
”

电的

后 台
,

李等不 及 了
,

想抢班夺

权
。

遂决定元旦下野向后推迟
。

但是
,

国内外的舆论一致要

求蒋介石 下野
,

这又给蒋的精神

造成了极大的压力
。

也就是白崇

禧发出
“

亥敬
”

电的第二天—
12

月 25 H
,

蒋介石欲要闭门谢客
,

独自在家过圣诞节
,

并按照西方

的传统
,

倾听 上帝给他传报佳音

的时候
,

中共权威人士向中外公

布 了头等战争罪犯名单
,

蒋介石

名列榜首
,

李宗仁位居第 二
,

自

崇禧继陈诚之后名列第四
。

这就

是 说
,

中共一旦取 得全 国的胜

利
,

就像是两天以前—
12 月 23

l[
,

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

英机等七名战犯
,

并在东京巢鸭

监狱执行绞刑一样
,

他蒋某人也

要被中共送 上断头台
,

其畏惧之

心是可想而知了 !

司徒雷登就像是有意和蒋介

石过不去似的
,

在这种火日 眼上

又公然表示 : 解决中国问题
,

蒋

介石 卜野为必要之举

与此同时
,

蒋介石 身边的儿

位相随有年的文甩武将张群
、

吴

忠信
、

张治中等人
“

认为要在不沦

白的用意如何
,

但军事大败
,

外

交失策
,

内部分裂
,

财政崩溃
,

蒋确非
一

F野不可
。 ”

因此
,

他们主

动上 门和蒋谈
“

战
” “

和
” 、

谈前

景
, `·

句天 有谈一次或 二
、

三次

的
” ,

希冀蒋介石不要因为有白崇

禧的
`·

亥敬
”

电而负气
.

还是顺应

潮流 上动 下野 为好
。

蒋介石的气

因而消了许多
,

遂又动念 卜野

恰在这时
,

已近尾声的
`

徐蚌

会战
”

前线迭连发来要求空中支援

的电报 他呆痴地望着那张被解

放军 蚕食得越来 越小的军事 地

图
。

蒋介石召 来 了张群
、

吴 忠

信
、

张治 中
,

共同磋 商 卜野 之

事
`

他们四人密商的结果是 : 蒋

总统囚身体原因哲时离职 总统

一职山副公统李宗仁暂代

4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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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
,

李宗仁 自然明了蒋介

石及其谋臣们的用意 : 蒋既然因

身体的原因可以暂时离职
,

也可

以 因身体的原因随时复职
。

结果

是 : 他这个暂代总统形同蒋介石

手中的玩偶
,

毫无独行其事的主

动权
。

他自然不能接受
。

正 当蒋
、

桂双方为下野
、

上

台进行讨价还价的艰难谈判的时

候
,

远在武汉的白崇禧又等得不

耐烦了
,

遂于 12 月 30 日
,

对蒋

介石又发出
“

亥全
”

电
,

重申前电

主张
,

电云 :

当今局 势
,

战 既不

易
,

和亦 困难
。

顾念时

间迫促
,

稍纵即 逝
,

都

意似 应迅将 谋和诚意
,

转告 友邦
,

公 之 国人
,

使外 力支援和平
,

民众

拥 护和平
。

对 方如 果接

受
,

借 此摆 困境
,

创 造

新 机
,

诚 一 举 而 两 利

也
。

总 之
,

无 论和 战
,

必须 速谋 决 定
,

时不我

与
,

恳请趁早 莫断
。

蒋介石在收到白崇禧
“

亥全
”

电的同时
,

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辍

也 发来
“

亥辩
”

电
,

表达同样 主

张
。

因此
,

蒋介石更怀疑白崇禧

正在湘鄂豫三省开展一次迫蒋下

台的运动
。

蒋介石看 了白崇禧的
“

亥全
”

电文以后
,

气得浑身发抖
,

连声

说着
“

真是欺人太甚了 ! 欺人太甚

了 … …
”

蒋介石认为桂系正在上演

的这场逼宫戏
,

李宗仁唱的是白

脸
,

白崇禧唱的则是黑脸
。

加之

时局发展到了这一地步
,

他认为

自己再也不能一声不吭了
,

遂决

定利用发表元旦文告之机
,

阐明

自己的主张
,

并命
“

江西才子
”

陈

方代笔
。

陈方应命赶到
。

蒋介石向往

常那样
,

首先讲述元旦文告的主

要 内容 和要达 到的两个 重要 目

标 : “

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

谈之最低条件 ; 他方面则预示大

5 0
·

纲稗于蒋总统退职后
,

副总统得

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
,

而不致有

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

忠贞公民之责任
” 。

旋即陈方返回

自己的家中
,

把蒋介石的指示化

做一篇官样文章
,

然后再送请蒋

介石过目
,

有时蒋还要亲自动笔

略作修改
,

这就是蒋介石一一

不 ! 世上绝大多数所谓元首的文

章
。

陈方 送来 了元旦 文 告的 草

稿
,

请蒋介石审定打印
,

并提前

交给各大新闻单位录用
。

或许是这篇元旦文告实在是

太重要了的缘故
,

蒋介石看得十

分认真
,

而且 还逐段逐 句的斟

酌
。

蒋介石看完有关和谈的段落

之后
,

他又认真地研读有关他进

退的内容
。

遂提笔在
“

则我个人更

无复他求
”

一句的后面
,

增加了如

下一段文字 :

“

中正毕 生革命
,

早

五 生 死于度外
,

只要和

平果 能 实现
,

则个人 的

进退 出处 绝不萦怀
,

而

一准国民的公意是从
。 ”

12 月 3 1 口下午
, “

蒋介石府

邸里火树银花
,

照耀夺 目
,

四周

墙壁还贴着圣诞节 的七彩剪纸
,

显示着节 日的气氛
,

但是在座的

人们表情阴郁
,

好似大祸临头
,

忧心忡忡
” 。

今晚到会的有副总统

李宗仁
,

行政院长孙科
,

立法院

长童冠贤
,

监察院长于右仁
,

总

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

央常务委员张群
、

张治中
、

邵力

子
、

陈立夫
、

谷正纲
、

谷正鼎
、

张道藩
、

范 予遂
、

肖同兹等
,

共

40 多人
。

移时
,

蒋介石出来
,

招

呼人们就座吃饭
。

饭后
,

蒋介石

以低沉的语调说 :

“

现在的局面严重
,

党内有人

主张和谈
。

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

问题
,

不能不有所表示
。

现拟好

一篇文告
,

准备在元旦发表
。

现

在请岳军先生朗读一遍
,

征求大

家意见
。 ”

张群照本宣科把全文念完以

后
,

全场鸦雀无声
,

蒋介石侧目

看了看李宗仁
,

问道 :

“

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

吗 ?
”

李宗仁知道蒋是在试探其底

数
,

他故做憨态的样子
,

说了下

面这句话 :

“

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
。 ”

C C 骨 干分子谷正纲
、

谷正

鼎
、

张道藩先后发言
。

他们都极

力反对发表这个文告
,

因为它表

示蒋下野谋和
,

将对于士气人心

发生重大影响
。

肖同兹
、

范予遂

等则表示相反的见解
。

两派互不

相让
,

争得面红耳赤
。

这时
,

阎

锡山起而说道 :

“

俗话说 : 不到黄河心不死
。

现在大家都以为非总统下野没有

和谈
,

非和谈不能救国
。

如不把

和谈做给大家看一下
,

谁的心也

不死
。

至于这句话
,

若是没有

了
,

文告也就没意思了
。 ”

阎锡山的这番话暂时把争论

平息了
。

突然谷正纲号陶大哭
,

坚持删去
“

个人的进退出处
,

绝不

萦怀
,

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
“

这

段话
,

遂双方争论再起
。

蒋介石

火 冒三丈
,

破口大骂道 : “

我并不

要 离开
,

只是你们党 员要我退

职 ; 我之 愿下野
,

不是 因为共

党
,

而是 因为本党 中的某 一派

系
” 。

随即对张群说
,

有关他下野

的一句话必须列人
,

言毕即愤然

离开宴会厅
。

(三 )

除夕夜是漫长的 ; 对蒋介石

而言
,

今年的除夕夜尤其显得漫

长 !

蒋介石参加完府邸餐叙
,

回

到自己空旷的客室
,

一屁股坐在

沙发上就再也没有起来
。

他整着

眉头
,

微睐着双眼
,

上身向后倾

斜
,

紧紧靠在沙发背上
,

不时发

出一两声怅然的啃叹
。

蒋介 石 的元 旦文告 发表 之



后
,

在 国内外引起 了强烈 的反

响
。

也就是蒋介石
“

御驾
”

往访李

宗仁的前一天

—
1 月 3 日

,

司

徒雷登 给美 国政府 写 了一份 报

告
,

称
“

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

之文章
,

含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

以仁慈 口 吻对待其厌烦叛徒之意

味
。

是 以 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

实 : 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
,

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
,

几乎举国

一致对和平之祈求
,

与在蒋氏执

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
。

另一

缺点则更为严重
,

即在某一意义

上
,

彼 已表示让步
,

但并未给予

充分之退让
。 ”

又说蒋实际上已
“

收

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
,

与由

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

福利的任何政策
。 ”

这样
,

中外形成 了一致的舆

论 : 蒋介石恋栈不去
,

中国问题

终无解决
。

蒋介石 为缓和压力
,

遂又派 张群和吴忠信找李宗仁
。

用李宗仁的话说 : “

还是逼我出来

继任总统
,

好让他
`

退休
’ 。

我便

很露骨地表示
,

当今局势非十六

年 (蒋第一次下野 ) 可比
,

蒋先

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
。

张
、

吴

二人未得结果而去
。 ”

怎么办? 蒋

介石只好请李宗仁到总统府官邸

谈话
。

巧 日
,

天津失守
,

这标志着

所谓
“

华北会战
”

失败的开始
。

到

这时
,

蒋介石真的认为到 了考虑
“

引退
”

的时候了
,

遂命令 已先期

回到溪 口 的蒋经国
,

加紧布置警

卫 网和通讯网
,

为自己
“

退居幕

后
”

预作部署
。

18 日
,

蒋介石 以 总统 的身

份
,

任命了他和蒋经国议过的文

臣武将的职务后
,

又于 1 月 19 口

下午 4 点
,

约见张群
、

张治 中
、

吴 忠信
、

孙 科
、

邵力 子
、

吴铁

城
、

陈立夫谈话
。

蒋开始就说 :

“

我是决定 下野 了的
,

现在有两个

案子请大家研究 : 一是请李德邻

出来谈和
。

谈妥了我再下野 ; 一

个是我现在就下野
,

一切由李德

邻主持
。 ”

这些与会者谁也不愿作

出头鸟
,

故半晌没人说话
。

蒋一

个一个地问
,

唯有吴铁城说了这

样一句话 :

“

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

会来讨论一下 ?
”

“

不必了!
”

蒋介石碎然火冒三

丈
,

愤然地说道
, “

我现在不是被

共产党打倒的
,

是被国民党打倒

的 ! 我再不愿意进 中央党部的大

门了!
”

与会者一见蒋介石大发脾气

的样 子
,

就更无人再说些什么
。

蒋介石最后说道 :

“

好了
,

我决心采用第三案
,

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
,

大家去

研究
,

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
`

我既

不能贯彻截乱的主张
,

又何忍再

为和平的障碍
’

这一点
” 。

蒋介石决计下野了 ! 但是
,

他就像占往今来的中外政治家那

样
,

决不会放弃报复政敌的一切

机会
。

他把下野的 日子选在杜鲁

门总统就职的第二天
,

也是艾奇

逊接替马歇尔就任 国务卿 的 口

子
。

蒋的用意是清楚的
,

我的下

野不单单是被桂系逼宫造成的
,

而且也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 一份
“

功劳
” 。

1 月 2 0 日深夜
,

蒋介石电告

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: 暗杀李宗仁

的行动结束
,

让沈醉回昆明去
。

l 月 2 1 日上午 10 时许 蒋

介石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 员百

余人
,

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
。

与会人员黯然无声
,

空气极 为沉

重
。

蒋首先发言
,

将 目前的局面

作详细的分析
。

最后结论说
, “

军

事
、

政治
、

财政
、

外交皆濒 于绝

境
,

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
。

我有意息兵言和
,

无奈中共一意

孤行到底
。

在目前情况下
,

我个

人非引退不可
,

让德邻兄依法执

行总统职权
,

与中共进行和谈
。

我于 5 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
,

但

愿从旁协助
。

希望各同志以后同

心 合力支持德邻兄
,

挽救党国危

口春秋笔口

机
。 ”

蒋介石讲话的声音低沉
,

似

有无限悲伤
,

对某些免死狐悲的

与会者有着不小的感染力
。 “

他说

话时
,

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 ;

等他说毕
,

谷正纲
、

陈庆云
、

何

浩若
、

洪兰友
、

张道藩等竟失声

痛哭
,

全场空气万分 悲痛
。 ”

这

时
,

C C 少壮分子
,

社会部长谷

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 :

“

总裁不应退休
,

应继续领

导
,

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!
”

蒋介石低沉答说 : “

事实已不

可能
,

我已作此决定了
。 ”

旋即取

出一纸对李宗仁说 :

“

我今天就离开南京
,

你立刻

就职视事
,

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

好的文告
,

你就来签个字罢
。 ”

蒋

介石起 立宣布散会
,

李宗仁憨厚

地问道 :

“

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
,

我

们到机场送行
。 ”

“

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
,

起飞

时间未定
,

你们不必送行 !
”

蒋介

石淡然地答说
。

“

总统! 总统 !
”

蒋介石闻声回身一看
,

一位美

髯瓢鱼的老者踉跄进来
,

他陀问
二

“

于院长
,

有什么要事丰酬乡吗?
”

这位于院长就是鼎鼎大名的

于右任
。

他十分诚恳地说道 :

“

为和谈方便起见
,

可否请总

统在离京之前
,

下个手令把张学

良
、

杨虎城放出来! ?
”

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挥说 :

“

你找德邻办去 !
”

说毕
,

便加快脚

步走了
。

蒋 介 石的行 踪一 向是保 密

的
。

他离开会场之后
,

便逸赴机

场
,

乘美龄号专机 屹向杭州
。

厚道

的李宗仁于下午遵时赶到明故宫机

场
,

自然是空跑一趟
。

这时
,

他才

真的相信蒋介石是下野了
。

同时
,

一种莫名的压力向他袭来
,

使他不

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:

“

我将怎 样 收 拾 这 盘残棋

呢? … …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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